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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过硬的大学文凭，没有耀
眼的留学经历，杨振声依然接受徐志摩
的推荐，决定聘任沈从文。“当时青岛大
学的讲师薪金分为五级，从一百元到二
百四十元不等，应该说待遇是比较优厚
的。杨振声显然是想把沈从文引进他所
任职的高校任教，从而解决他的生活问
题”，王道先生说。
“杨振声先生打造的国立青大，在
山大整个校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他不
拘一格聘任人才，聘任沈从文时是有人
反对的，但他并不在意外界的眼光，他
慧眼识英雄，给予他们广阔的平台”，山
东师范大学李宗刚教授说。当时鲁迅就
曾致函章廷谦：“青岛大学已开。文科主
任杨振声，此君近来似已联络周启明之
流矣。此后各派分合，当颇改观。语丝派
当消灭也。陈源亦已往青岛大学，还有
赵景深、沈从文、易家钺之流云。”
1931年9月，享誉南北大都市的著

名小说家沈从文，第三次登上了大学的
讲台，相较于第一次上台时说不出话来
的尴尬场面，沈从文从容自信了许多。
面对慕名而来的学生们，他应对自如，
侃侃而谈，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满腹经
纶，使得课程非常生动。
环境舒适，心情舒畅，文思泉涌，生

活无忧，结束了此前的漂泊，在青岛时
的沈从文一扫阴霾，变得热情饱满。除
了讲课，他还会给朋友写信汇报近况，
创作出许多小说、散文。
众所周知，在国立青大，有一个著

名的“组织”：酒中八仙。由杨振声带领的
闻一多、梁实秋、邓仲纯、刘康甫、赵太侔、
陈季超、方令孺，组成固定酒局成员，“三
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豁拳行令，三十斤
花雕一坛，一夕而罄”（梁实秋语）。这“八
仙”有时也结伴出游，近则济南，远则南
京、北京，出言“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
二京”，豪气干云的样子。酒酣之余，杨振
声带着他们一起在海边散步、到崂山观
光，或是去海滨公园观赏海棠、樱花，应
该说这一时期也是杨振声最为惬意的

时期。
然而，在这群身影中，没有沈从文。

“聚会中，常常少了为生活和情感问题所
烦扰的沈从文。在这些教师中，有不少也
是沈从文的至交好友，有时茶聚或外出郊
游时，沈从文也会相从前往。有段时间，方
令孺在青岛与人闹了一点不愉快要回北
平时，沈从文还致信徐志摩，希望他能伸
出援手给方令孺找一份工作”，王道先生
说。
也就是说，沈从文虽然没有参加酒

局，但并不像传言那样，不入流不合群，
而是忙于备课创作，照顾九妹沈岳萌，
追求爱人张兆和，无暇他顾。
在青岛，杨振声的校长生涯并不是

很顺利，虽然他一直在竭力招揽人才，
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但在校两年，由
于时局动荡，学校里发生过三次学潮，
作为校长，他需要劝阻，但他又非常理
解学生，因此陷入了两难境地。据在校
学生徐植婉回忆，当“九一八”事变发生
后，“杨校长神情肃穆地走上讲台，以非
常沉痛的声音向大家宣布了事变消
息”，学生们义愤填膺，成立了“反日救
国会”，“领导小组由杨校长、沈从文老
师、两位男同学和我组成”。此举引起了
当局不满。
由此可知，沈从文曾协助杨振声处理
学潮这一棘手事务。遗憾的是，这一事件
最终无法收拾，杨振声最后的结局就是辞
职。在上一次因为假文凭事件引发学潮
时，梁实秋曾说过：“今甫是彬彬君子，不
善勾心斗角，对于任何人皆无疾言厉色，
事变之来如疾风暴雨，其衷心苦闷可以想
见。”
辞呈递交上去，被驳回，再递交，如此
反复，1932年9月2日，杨振声的辞职案正式
通过。时教育部宣布“解散”国立青岛大
学，改组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任校长。
而杨振声去职之后，并没有离开教育
界，而是进入了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选
委员会”。这一职务又让杨振声想到了沈
从文。

杨振声匆匆离开青岛，沈从文心情复杂。
当杨振声催他北上的信件一封又一封抵达，
甚至亲自回青岛邀请他时，沈从文还是没有
立刻下定决心。他想追随好友，但身不由己。
“其实沈从文之所以滞留在青岛，是因为此时
张兆和已经来到青岛与爱人相伴。受生活现
实所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王道先生说。
尽管没有立刻与杨振声并肩战斗，沈从
文仍是杨振声的支持者，1932年冬，沈从文和
杨振声在北平与政界、文教界的于右任、蔡元
培、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参加了纪念清末起义
军烈士唐才常的小型聚会。当时杨振声题写
的诗正是在青岛时所作的怀北平诗：
别后伤时节，登高望旧京。
山空秋色满，海阔暮云平。
霞照千家火，风吹黄叶声。
归途踏明月，楼影数枝横。
刚刚辞去校长之职，杨振声心境复杂，在
侧的沈从文感同身受。此后的聚会，两人相影
相随。
为了招沈从文北上，参与编写中小学教
科书，杨振声还致信胡适帮忙催促：“从文为
青大留下，那次你寄来的《女声》，我已转寄给
他了。但因他不来，我自己的工作就不免很
忙，还是盼望他在一个时期能来，工作太多
了——— 教科书、课外读物、实验与教授法———
又想参考的广一点，一人是决计忙不下来。”
直到1933年的暑假，沈从文才正式辞去青岛
的教职，到北平参与杨振声主持的教科书编
写工作。
“到达北平后，沈从文没有住处，最早是
借住在杨振声家里，当时随行的还有张兆和、
张充和”，王道先生称，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曾
记录下这样一件事：“一天，杨家大司务送沈二
哥裤子去洗，发现口袋里一张当票，即刻交给
杨先生。原来当的是三姐一个纪念性的戒指。
杨先生于是预支了50元薪水给沈二哥。后来杨
告诉我这件事，并说：‘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
指，哪有还没结婚，就当小姐的戒指之理！’”杨
振声为人热情而慷慨，对朋友常常会伸出援
手，对于这一点相信沈从文也是记在心间的。
此后，两人几乎形影不离，编教材的同

时，还合作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同住颐
和园。抗日战争爆发后，跟随北大、清华的教
师撤离北平，沈从文与杨振声一路上颠沛流
离，互相照顾，谱写了一段段“真情旋律”。从
武汉，到云南，文人之间的患难之情，更是难
能可贵。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先生在晚年曾
回忆起杨振声，说：“爸爸的朋友中，我对杨振
声的印象非常深。父亲叫他杨先生，我和弟弟
叫他杨公公。他比父亲大，等于是长我两辈。”
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和南开大
学南迁，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杨振声担任联大
常委、秘书主任。在一次教师节聚餐会上，杨

振声向文学系主任朱自清建议：“可以让沈从
文到联大师范学院教书。”尽管沈从文没有文
凭让朱自清很为难，最终沈从文还是谋得了
一席教职。
1946年6月7日，沈从文被续聘为北京大
学文学院教授。杨振声先他一步飞回北平，作
为少数先遣人员回去接管北京大学和整修校
舍，两家的住处都在中老胡同的大院里，他们
的友谊，注定要继续下去。
或许因为奔波劳累，杨振声这位魁梧的
山东大汉突然病倒了，1947年3月底，做了胃
切除手术，胃被割去了一半。1947年5月6日的
《大公报》报道了战后教育经费之紧张和教授
生活之困难：“教授沈从文咯血。杨振声胃病，
危险已过，身体尚未复原……”
“为了更好地调养身体，杨振声在好友何
思源的劝说下去了颐和园休养。何思源早期
曾在山东担任教育厅厅长，负责筹办国立青
岛大学，杨振声则是青岛大学校长。此时，何任
北平市市长，颐和园霁清轩被分给他私人居
住，但他主动让了出来，让喜欢安静的杨振声
入住休养”，王道先生说，霁清轩时光成为杨振
声和沈从文继青岛之后的另一个休闲时光。
从杨振声致子女的信中可知，他本来是
想来青岛静养的：“我本来去青岛的意思相当
强，后来又想到弟弟不能去……所以最后还
是决定了颐和园……也许沈先生、三小姐来
住个暑假。这房子可不坏，在谐趣园后面一个
小山坡上，另一个院子，前门与谐趣园相通。
关上前门走角门，就另成一个小园子，里面也
有小河流、住宅、走廊、亭台、山石等等。讲幽
静是颐和园第一，里面有几处房子，都分得
开，我自然住了最好的，其余给弟弟留一处，
沈家一处”。
杨振声带着儿子在昔日的皇家园林里享
受着难得的宁静，陆续前来加入颐和园的还
有张充和、傅汉思。霁清轩里还常有客人间隔
来往。林徽因、梁思成、诸有琼、张友仁等曾前
来探友和游园，为这个稍显落寞的园子增添
些许热闹和温馨。
然而，这是他们最后的幸福时光。之后，沈
从文因为遭到批判两度想放弃生命，走出阴影
后主动要求下乡去，去四川参加土改。杨振声
则被调往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
学史教研室主任。一南一北，却心系对方。
1956年3月7日，杨振声在北京去世，追悼
会在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沈从文前去参加。
1980年，美国学者金介甫来到中国对沈从文进
行系统访问，在多次交谈中，沈从文念念不忘
对中国教育贡献极大、对自己帮助极多的杨振
声：“杨振声是代表北大在西南联大。他最大的
贡献是把清华大学改造。他当文学院长时，将
白话文引到学校，在青岛大学当校长时，做职
员的可以听课，听八个小时的课，很有眼光。”

患难真情 预支薪水，帮忙赎回戒指

破格聘任 “蹭课生”，执教国立青大

细节以及他们的青岛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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